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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
友
夫
婦
出
國
遊
學
三
月
，
欲
將
寵
物
狗
放
我
家
寄
養
，
我
不
甚
情
願
，

妻
女
則
欣
欣
然
，
面
有
喜
色
。
只
好
少
數
服
從
多
數
，
引
狗
入
室
。
數
日
過
去

，
與
狗
朝
夕
相
處
，
榮
辱
與
共
，
竟
悟
出
若
干
養
狗
心
得
，
不
敢
藏
私
，
繁
衍

成
文
與
諸
君
分
享
。

狗
乃
年
輕
雄
性
，
荷
爾
蒙
分
泌
旺
盛
，
每
出
去
遛
狗
，
牠
總
要
搞
些
未
遂

外
遇
，
讓
我
防
不
勝
防
，
尷
尬
不
勝
。
一
遇
到
母
狗
，
牠
先
上
去
嗅
，
一
旦
分

清
雌
雄
，
便
一
撲
而
上
，
連
﹁前
戲
﹂
也
省
略
掉
，
於
光
天
化
日
之
下
欲
行
苟

且
之
事
。
我
急
忙
拉
緊
鏈
子
，
制
止
其
流
氓
行
徑
，
牠
每
每
拚
命
掙
扎
，
大
喊

大
叫
，
還
與
我
﹁理
論
﹂
，
真
是
不
知
狗
間
還
有
羞
恥
二
字
。
由
此
聯
想
，
男

人
見
到
美
女
，
也
就
是
多
看
兩
眼
，
不
管
心
裡
怎
麼
想
，
絕
不
敢
動
手
動
腳
，

這
就
是
孟
子
說
的
道
理
：
﹁人
之
所
以
異
於
禽
獸
者
幾
希
，
庶

民
去
之
，
君
子
存
之
。
﹂
而
那
些
公
然
調
戲
侮
辱
異
性
者
，
其

實
與
豬
狗
無
異
，
或
曰
禽
獸
不
如
。

朋
友
家
境
優
越
，
狗
也
享
受
貴
族
待
遇
，
一
向
養
尊
處
優

，
住
別
墅
，
坐
豪
車
，
吃
新
鮮
牛
羊
肉
，
德
國
進
口
狗
食
。
到

我
家
後
，
這
些
條
件
都
不
具
備
，
別
墅
變
成
蝸
居
，
吃
的
是
國

產
狗
食
，
它
一
下
子
就
不
適
應
了
，
聞
聞
不
是
進
口
狗
食
，
就

絕
食
抗
議
，
我
可
沒
那
麼
多
閒
錢
伺
候
它
，
你
愛
吃
不
吃
。
這

畜
生
嗚
嗚
叫
了
兩
天
，
終
於
堅
持
不
下

去
了
，
﹁狗
是
鐵
，
飯
是
鋼
﹂
，
只
好

降
低
身
份
，
開
始
慢
慢
品
嘗
牠
過
去
看

都
不
看
的
廉
價
食
品
。
一
周
過
去
，
才

算
勉
強
適
應
了
我
家
的
貧
民
生
活
，
但

每
次
用
餐
，
都
大
睜
雙
眼
望
着
我
，
似

有
無
限
委
屈
，
我
頓
時
想
起
一
句
古
訓

：
﹁從
儉
入
奢
易
，
從
奢
入
儉
難
﹂
。

此
狗
身
材
適
中
，
面
容
清
秀
，
基
本
無
進
攻
能
力
。
但
我

每
日
牽
牠
出
去
，
總
是
耀
武
揚
威
，
不
論
見
到
大
狗
小
狗
，
一

律
都
狺
狺
狂
叫

│
當
然
是
對
同
性
，
有
時
還
做
出
勇
猛
攻
擊

狀
，
張
牙
舞
爪
，
氣
沖
斗
牛
。
可
如
果
身
邊
一
沒
人
，
離
開
主

人
視
野
，
牠
沒
了
靠
山
，
馬
上
就
變
成
了
孱
頭
懦
夫
，
縮
頭
烏

龜
，
那
真
是
狗
見
狗
欺
，
大
狗
咬
牠
，
小
狗
逗
牠
，
牠
立
即
擺

出
一
副
搖
尾
乞
憐
的
熊
相
，
氣
得
我
直
罵
牠
：
你
這
個
狗
仗
人
勢
的
東
西
！

狗
通
人
性
，
我
以
前
還
不
大
信
，
現
在
覺
得
頗
有
幾
分
道
理
。
我
家
這
狗

並
未
刻
意
訓
練
，
但
會
對
主
人
撒
嬌
，
憨
態
可
掬
；
餵
牠
東
西
會
作
揖
示
謝
，

十
分
禮
貌
；
主
人
下
班
會
叼
來
拖
鞋
，
殷
勤
之
極
；
門
鈴
一
響
，
牠
會
衝
到
房

間
裡
通
知
你
客
人
來
了
；
你
要
是
生
氣
了
，
牠
也
會
很
知
趣
地
不
言
不
語
，
這

些
都
是
無
師
自
通
，
真
是
善
解
人
意
。
過
去
我
對
舊
時
某
些
老
闆
權
貴
愛
提
拔

身
邊
人
不
太
理
解
，
現
在
有
體
會
了
，
就
像
這
隻
狗
，
在
我
鞍
前
馬
後
，
忠
心

耿
耿
，
小
心
伺
候
，
沒
有
功
勞
也
有
苦
勞
，
倘
我
狗
界
有
權
，
一
定
任
命
牠
為

﹁狗
官
﹂
，
以
示
撫
慰
。

時
光
如
梭
，
說
話
間
三
月
即
到
，
朋
友
將
歸
國
把
狗
抱
走
，
每
想
到
此
我

便
若
有
所
失
，
悵
惘
不
勝
。

到浙江寧波奉化
，必訪其所轄建制鎮
溪口。溪口鎮是一個
古鎮，也是國家重點
風景名勝之一，令香
港旅客如筆者刮目相
看。這裡是蔣介石的

出生地、蔣氏父子的故里、民國時期國民黨的
指揮中心。旅客到來，逛一逛與蔣有關的景、
摸一摸與蔣相關的物，順理成章。為此，舉凡
「蔣景」都人如潮湧，磕頭碰腦的。我怕擠，

怕 「寡不敵眾」。溪口的另一個景點，即使逢
假日，旅客也不多，與 「蔣景」形成強烈對比
的，就是露天彌勒大佛藏身的雪竇寺。

梵語彌勒，意譯 「慈氏」。佛大慈大悲，
集仁愛、憐憫於一身。把 「慈」字分拆，成為
「茲」加 「心」，蘊含 「此心乃一心一意」寓

意。如此把彌勒 「拆拆砌砌」，倒讓容易心浮
氣躁的我稍覺平靜。心平氣和很有可能平息大
災難。雖與 「指揮中心」為鄰，卻恥於與 「戰
亂」、 「敵對」為伍，佛家就是這樣常被誤以
為逃避現實。可是，誰又願意終日活在 「戰亂
」、 「敵對」的現實中呢？

至於雪竇山上這座江南禪宗千年名剎雪竇
寺，寺內大佛在二○○六年年杪奠基，總投資
達到二億人民幣之巨，假日還是渺無人煙，看
來原因之一，是大佛像前面那長長 「天梯」嚇
怕了旅客。彌勒佛三十八米高高在上，身長頂
多一米多的凡人，遠眺仰望還可以，攀上三百
多級石階才能抵達蓮花座，總得稍作思量，問
問自己的腿是否争氣。

考慮過後，我最終決定攀上去搔一搔彌勒
的大腳板。其實，只要放慢腳步向上攀，並不
是什麼問題。七月杪，近四十攝氏度的氣溫，
渺小的遮陽傘難擋從四面八方 「噴」過來的熱
氣，身體悶熱，臉兒、手臂感到陣陣刺痛。如
此這般，不少旅客選擇暫不到此也就完全可以

理解了。惟 「孤身見佛」是另一番感受，單憑這個小小心願，
終於捱到了蓮座底部，尚有二、三十級便到達大腳板。問正在
那裡做維修工程的一位師傅：可以上大腳板嗎？答曰：可以，
免費；摸大腳板則收二十元。結果，再上層樓，錢沒付，大腳
板是 「眼看手勿動」了。

近距離大特寫 「面聖」，見其垂肩兩耳、盈盈笑意撲面而
來，瀟灑態勢，相比自己因勞累而聳肩縮脖，真有點慚愧。盛
傳彌勒肉身為布袋僧人，奉化正是其家鄉。雪竇山被譽為中國
第五大佛教名山並非偶然：彌勒是未來佛，是釋迦牟尼的繼任
者，是除福祿壽以外的七福神之一。

布袋和尚的笑意可以深不可測，也可以簡單易懂。畢竟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任何事只要 「複雜簡單化」，

討諸一笑即作罷。偏偏俗世凡夫諸多測度，事事 「簡單複雜化
」甚至 「政治化」，煩惱皆因強出頭。朱溫篡唐後，北宋之前
，中國有五個封建皇朝 「五代」，與割地分據的十個政權 「十
國」並存，五十三年裡換了十四個皇帝，第一個皇帝梁太祖朱
溫便被其子朱友球所殺，朱友球又被其弟朱友貞所殺；軍閥混
戰，農民逃避兵役，土地荒廢。五代十國怎不是中國的黑暗時
期？生逢後梁亂世的挎布袋大肚僧張契此，竟然能常常眼笑眉
開，談何容易。這笑，可解作笑可笑之人，也可釋作喜會有緣
之士；大腹，被認為是包容世間所有難忍之苦；布袋，被認定
是承擔世人一切難熬之痛。加上他常臥在雪裡等種種怪異行徑
，被傳為彌勒化身便屬有跡可尋。

一笑泯恩仇，大家每天如能習慣笑，自娛娛人，看破、放
下、隨緣、自在，人生匆匆，不為己為人添煩添亂，社會和諧
，多好！

信不信由你，自魏
晉時代起，中國就已開
始出現了機器人，這並
非天外來客的傑作，而
是聰明老祖宗的發明創
造。

大興（公元三一八
年至三二一年）中，衡陽有個叫區純的人，做了
一個器物，一丈見方，四邊各開一個門，門口各
有一個木人守着。將四、五隻老鼠放入其中，每
有老鼠竄出門時，均被木人用木槌擋了回來，始
終不得出門。

唐朝初年，蜀地成都有木匠楊行廉，技藝精

巧，曾製作了一個木僧去街頭乞討。木僧端着木
碗慢慢行走，不時有路人行善向碗裡投錢，碗裡
的錢滿五十文時，機關觸動，木僧就會說一聲
「布施」，隨即將錢傾倒在大口器皿裡。

唐玄宗時，有名馬待封的能工巧匠，曾改造
過相風島、指南車、記里鼓，唐代學人牛肅的
《紀聞》中稱讚他 「能窮伎巧，其巧逾於古」。
他向朝廷進貢了一架梳妝台及一個木頭造的婦人
，專門用以服侍皇后皇妃梳妝打扮，對此，《紀
聞》中有詳細記述：

梳妝台中間立有鏡子一面，台下兩層，都有
門戶。皇后梳洗時，撳動門上的機關，妝台門自
動開啟。梳妝台裡的木婦人拿着毛巾、梳子等盥

洗用具裊裊而出，送到皇后面前，待皇后取過後
，轉身回了妝台，妝台門關閉。皇后梳洗完畢，
啟動機關，妝台門復又打開，木婦人將胭脂、香
粉、眉筆、髻花等化妝品一一送與皇后。皇后打
扮完畢後，木婦人又把盥洗、化妝各物全部拿回
梳妝台，關上妝台門。

宋代沈括著的《夢溪筆談》裡，記載有會捕
捉老鼠的機器人。慶曆年間（公元一零四一
年至一零四八年），有李姓術士製作了一個高二
、三尺的木質鍾馗，鍾馗右手拿着鐵鐧，左手
拿着香餌。當有老鼠爬到他左手上偷食吃時，
馬上被一把抓住，隨之揮動右手的鐧，將老鼠擊
斃。

「海上有仙山，山在虛
無飄渺間」，此山便是號稱
「海天佛國」的普陀山。原

稱 「普陀洛迦」，取自梵文
譯音，是佛經所說觀音居住
的地方，漢語意為 「觀世音

淨土」。
普陀山孤懸海外，遠隔塵寰，彷彿是造物之神

為人間專設的一處清涼世界。近代學者蔣維喬說：
「山與水二者不易並美。以山而兼湖之勝，則推浙

之西湖，以山而兼海之勝，當推定海普陀。」確實
，普陀的地理條件得天獨厚， 「巍巍山勢欲壓海，
縹緲雲飛海上山」，山海相依的氣韻、勝景令人神
往。山重水復，時見廟宇嵯峨；暮鼓晨鐘，應和驚
濤裂石；海闊天空，更顯佛土莊嚴。

山是靈山，海是覺海。在這片淨土中，觀世音
菩薩以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偉大願力，度眾
生於無邊苦海之中。在她的光輝普照之下，島上的
山石草木、清風明月、鐘聲濤音，似乎都擁有了靈
氣慧根，向世人解說着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
」的真意，使人悠然心會、頓悟禪機，進入物我兩
忘、非色非空的澄明之境。

兩千年前，普陀山還是道人修煉寶地，秦安期
生、漢梅福、晉葛玄都曾來山煉丹、修道，至今山
上仍留有 「煉丹洞」、 「仙人井」等遺蹟。唐宣宗
大中年間（八四七——八六○年)，天竺僧人來此
修行， 「親睹觀世音菩薩現身說法，授以七色寶石
」，此地因此傳為觀音顯聖地。後梁貞明二年（九
一六年），日本高僧慧鍔從五台山迎奉觀音像乘船
回國，途經普陀蓮花洋為風浪所阻，認為是觀音不
願東去，只好將聖像留在岸上，跪拜而去。島上居
民舍宅供像，俗呼 「不肯去觀音院」。觀音不肯去
的故事廣為流傳，普陀山從此被奉為觀音菩薩的應
化道場。宋紹興元年（一一三一年），住持真歇禪
師奏請朝廷，易律為禪，遷移七百多漁戶出山，普
陀山遂成不染人間煙火的琉璃淨域。

「五朝恩賜無雙地，四海尊崇第一山。」據
《普陀山志》記載：中國歷史上共有十三位帝王、
十九位皇后和親王為普陀山賜金、賜田、賜經，進
行修繕和擴建。正因為有了唐宋元明清五朝恩寵，
普陀山才有歷史上的顯赫地位。

歷代帝王中，康熙與普陀山因緣最深。明末清
初，荷蘭殖民者據點普陀山，將寺院焚毀殆盡。康
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第一次南巡。馳海禁，
眾僧歸山。康熙二十八年，第二次南巡。下詔重建
普濟寺大圓通殿。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施金千
兩，又恩准將南京明朝故宮舊殿的琉璃瓦和頂樑結
構拆運到普陀，蓋建前、後兩寺大殿。並賜額 「普
濟群靈」，改名寶陀寺為 「普濟禪寺」。又賜題
「天花法雨」和 「法雨寺」額。以後屢有封賞。至

此，普陀山進入全盛時期。擁有三大寺、八十八庵
院、一百二十八茅棚，僧眾三千餘人。可謂是：
「山當曲處皆藏寺，路欲窮時又遇僧。」

辯證唯物論有歷史周期律，佛家亦有成住壞空
的輪迴之說。盛衰無常，恩寵與浩劫相伴。千年來
，普陀山經受的天災人禍，兵燹火焚，連綿接踵。
從大的劫數看，明初，朱元璋盡遷僧眾人內地，焚
寺庵三百餘間；明嘉靖年間，倭寇佔山，政府再次
焚寺遷僧；清順治、康熙初年，荷蘭海盜船上山擄
掠， 「僧藏盡空，寶地殘毀」，清政府又實行海禁
，香火中斷；抗日戰爭時期，日寇的鐵蹄也踏碎了
這座佛國清淨地。然而，信仰不滅，善心不泯，每
次劫難之後，普陀山總會迎來一次新生，廢墟上又
立起巍峨寶塔，冷寂的佛龕重現香煙裊裊，僧人歸
山，萬眾來朝。

普陀山，這座不過面積十二點五平方公里的小
島上，不但遍布着堂皇的廟宇，懸掛着帝王、總統
的翰墨，陳列着無數稀世珍寶，也薈萃着雅士的風
流、武人的豪邁。它是平民百姓救贖心靈的聖地，
也是失路英雄彷徨無助的情感寄託。

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遙望海上仙山，想像它
「南海海深幽絕處，碧鉗嵯峨連水府」、 「寶陀隨

意金鰲載，雲現兜羅銀世界」。宋代文學家王安石
說它 「補洛迦山傳得種，閻浮檀水染成花」。元代
趙孟頫，奉詔渡海書寫《昌國州寶陀寺記》碑文，
書蘇軾《赤壁賦》，鐫於達摩峰崖壁。並有《遊普
陀》七律一首，首聯曰 「縹緲雲飛海上山，掛帆三
日上潺湲。」明末董其昌晚年寓居普陀白華庵，時
值妙莊嚴路築成，應方丈之請，揮筆書寫 「入三摩
地」碑， 「金繩開覺路，寶筏渡迷川」聯，並撰書
《普陀山修妙莊嚴路碑記》。現代郁達夫在此得到
禪的啟迪，寫下 「雪濤怒擊玲瓏石，洗盡人間絲竹
音」之句。

因為地處海疆，明代抗倭名將，如胡宗憲、戚
繼光、俞大猷、侯繼高，以及清代康熙年間的鎮海
總兵藍理也在戎馬征戰之暇，頂禮普陀觀音。侯繼
高主持修纂《普陀山志》，他在山石上題寫的 「磐
陀石」、 「海天佛國」，筆力遒勁，為秀麗的山水
平添幾分豪氣。

明清易代之際，張蒼水 「扛鼎擊劍」， 「倡大
義於江東」。功敗垂成，散盡軍隊之後，登普陀而
四顧茫然，賦詩道： 「海岸真孤寂，青青三兩峰。
月圓清梵塔，潮上翠微鐘。鶴夢來何處？龍吟隔幾
重？迎門有燈火，僧話舊時蹤。」萬丈雄心卻報國
無門，凡此種種，都只能賦予山僧閒話。戊戌變法
的領袖人物康有為題普陀山詩云： 「第一人間清淨
土，欲尋真歇意如何？」從維新理想到保皇夢，從
熱衷政治到欲尋真佛，歷經挫折失敗的康有為難免
有一種深深的幻滅感。

「佛燈朗耀，祖道恆傳。」觀音道場歷千年香
火不滅，更有賴僧眾的愛惜維護。自唐代開山，普
陀山高僧輩出，著名的有真歇、一山一寧、大智、
天然、潮音、坷月、竹禪等等。這些高僧大德不僅
定慧雙修，於佛學多有創見，更有一顆濟世護生的
仁心。近代，諦閒大師、太虛大師等都在普陀山閉
關和閱藏，虛雲大師、弘一大師也登島拜謁印光大
師。

普濟寺大圓通殿有聯云： 「蓮池印月非空非色
，法海藏天無古無今。」無論毀滅與重生，得志與
失意，無論時空流轉，人世代謝，在佛的究竟世界
裡，非空亦非色，無古也無今。然而，海天相接處
的普陀山，如一朵莊嚴聖潔的白蓮花，永遠盛開在
彼岸，在世人的心靈裡。

一
個
古
色
古
香
的
小
鎮
，
一
條
神
秘
的
古
河
流
，
一
個
承
載
牂
牁

夜
郎
古
國
文
化
流
動
的
江
湖
，
牂
牁
江
。
玉
帶
纏
臥
在
稱
為
神
秘
夜
郎

古
國
的
貴
州
省
六
枝
特
區
古
城
毛
口
鄉
境
內
。
早
在
司
馬
遷
《
史
記
》

裡
就
有
記
載
，
﹁夜
郎
者
，
臨
牂
牁
江
，
江
廣
百
步
，
足
以
行
船
…
…

。
﹂

對
於
牂
牁
江
，
我
冥
冥
中
總
有
一
種
說
不
出
的
戀
戀
情
結
。
看
看

傳
說
中
神
秘
的
牂
牁
江
湖
，
是
我
一
直
以
來
，
一
直
以
來
未
了
的
心
願

。
七
月
，
一
了
心
願
的
日
子
。
當
車
停
在
中
寨
鄉
的
西
戛
碼
頭
江
邊
，

已
是
午
時
，
終
可
踏
上
破
浪
的
江
船
，
行
遊
於
牂
牁
江
湖
。

船
行
江
上
，
兩
岸
群
山
連
綿
如
畫
，
如
打
開
的
長
卷
畫
冊
，
一
頁

頁
地
紛
紛
退
隱
船
後
。
不
時
聽
到
同
船
有
人
歡
喜
的
驚
呼
聲
音
，
看
這

座
山
頭
好
像
什
麼
，
看
那
座
山
又
像
什
麼
…
…
周
圍
聽
到
的
也
都
是
相

機
卡
嚓
、
卡
嚓
的
拍
照
聲
。
江
風
張
揚
地
胡
亂
吹
來
，
我
站
在
船
頭
，

在
清
涼
的
江
風
裡
，
長
髮
飛
舞
，
裙
角
掃
過
千
年
流
動
的
江
水
。
一
種

久
違
的
愉
悅
心
情
，
不
由
讓
我
張
開
雙
臂
，
心
裡
大
喊
，
牂
牁
江
，
我

來
了
…
…

我
曾
遊
歷
過
很
多
江
河
，
包
括
最
美
的
母
親
河
長

江
。
沒
想
到
在
這
邊
遠
的
小
鎮
，
竟
藏
臥
着
一
條
千
年

的
溫
潤
玉
帶
，
一
條
千
年
的
古
雅
之
河
。
且
不
說
那
散

落
在
古
韻
河
畔
的
群
山
峻
嶺
裡
，
翠
竹
倒
映
、
萬
綠
點

紅
的
布
依
古
寨
子
，
且
不
說
那
神
秘
的
牂
牁
湖
水
怪
，

夜
郎
王
的
傳
說
。
只
要
你
看
一
看
這
驚
濤
拍
岸
的
江
水

，
心
靈
竟
有
了
安
靜
清
謐
的
休
憩
之
地
。
一
種
前
所

未
有
的
心
靈
激
盪
，
一
種
永
恆
便
鐫
刻
於
此
時
。
遠

如
所
見
…
…
天
堂
很
遠
，
牂
牁
很

近
。

山
高
湖
低
，
船
移
景
換
。
碧

水
連
天
，
深
山
鳥
鳴
。
兩
岸
的
崇

山
峻
嶺
，
那
巧
奪
天
工
，
宛
如
天

開
，
臨
江
對
峙
的
黃
牆
赤
壁
、
陡

峭
懸
崖
、
峰
巒
密
布
的
奇
石
怪
林

，
讓
你
身
臨
世
外
桃
源
。
在
這
上

善
養
心
之
地
，
你
可
以
閱
水
聽
心
，
感
慨
人
世
間
的
美

好
不
過
如
此
。
千
年
江
水
的
溫
柔
敦
厚
，
盪
漾
的
江
水

，
會
讓
你
不
由
去
掉
浮
華
與
痴
貪
，
觸
動
你
的
心
靈
深

處
，
帶
你
去
到
很
遠
的
地
方
。
沐
浴
在
熱
辣
的
七
月
陽

光
下
，
清
涼
氣
神
的
微
微
江
風
裡
，
感
受
江
風
觸
摸
你

的
肌
膚
盛
宴
，
調
皮
胡
亂
地
拂
撥
你
的
髮
梢
和
心
弦
。

如
夢
的
愜
意
人
生
，
如
詩
的
江
山
，
如
畫
的
人
間
天
堂
。

群
峰
疊
嶂
的
兩
岸
，
俊
鳥
清
鳴
，
猴
兒
歡
鬧
。
翠

碧
如
玉
的
江
中
，
船
頭
群
魚
與
浪
花
爭
鋒
，
嬉
戲
無
間

。
晴
朗
明
淨
的
高
空
，
白
雲
悠
悠
，
雲
捲
雲
舒
。
不
知
不
覺
，
在
這
山

水
天
地
間
，
和
諧
的
大
自
然
天
堂
裡
，
船
到
了
終
點
。
在
毛
口
碼
頭
停

船
上
了
岸
，
時
臨
日
落
之
時
。
踏
上
夕
陽
西
下
的
江
岸
，
腳
踩
柔
軟
的

江
泥
。
遠
眺
中
，
江
岸
靜
臥
着
一
位
輪
廓
分
明
，
成
熟
，
剛
毅
，
大
氣

的
男
人
；
傳
說
中
神
秘
的
牂
牁
江
王
子
，
夜
郎
古
國
的
國
王
。
頭
帶
金

冠
，
滿
身
金
輝
，
溫
潤
如
玉
地
臥
躺
在
牂
牁
江
畔
，
他
眉
頭
微
鎖
，
似

在
深
深
的
沉
思
中
。
霧
鎖
江
畔
，
落
山
夕
陽
，
用
滿
天
金
紗
，
迎
接
夢

幻
江
湖
上
歸
來
的
路
人
。

關
於
永
恆
，
我
們
都
沒
有
經
驗
。
時
光
流
年
，
花
開
花
落
。
亦
不

過
是
曇
花
一
現
之
美
。
可
是
，
這
條
夢
幻
的
古
河
牂
牁
江
，
會
讓
你
感

受
夢
幻
一
樣
的
情
緒
，
感
受
到
這
歲
月
流
經
之
美
。
感
受
到
在
這
時
間

的
流
年
裡
，
讓
人
心
若
止
水
，
心
平
如
鏡
地
靜
靜
歡
喜
，
心
自
清
歡
。

洗
滌
清
淨
你
塵
埃
的
心
靈
，
煩
惱
的
憂
思
。
在
這
繁
華
如
夢
的
人
生
旅

途
中
，
讓
你
生
命
如
此
的
第
一
次
悸
動
，
將
這
千
年
古
韻
河
之
美
，
永

雋
心
中
，
永
駐
人
間
。

養狗心得 陳魯民

喜
笑
顏
開
話
彌
勒

黎
小
燕

彼岸花 湯 敏

古
代
機
器
人

陸
茂
清

夢幻江湖牂牁江 張國艷

母親不會打
牌，不會玩麻將
，可以說她沒什
麼特別的愛好，
但母親喜歡隔三
差五地去爬山鍛
煉，也算是老有

所樂吧。退休後，她一刻也不願意清閒，
幫着我愛人和妹妹帶大了倆孩子。孩子們
上了幼兒園，她也就閒下來了，卻感覺她
一下子有點無所適從。

不久，又看見母親每天提着兩個水桶
去爬山的身影，於是家裡就多了一個在農
村裡才見得到的陶製水缸，家人天天用上
了母親帶回來的山泉水，多的時候還會讓
我和妹妹各自帶點回家。一日，母親帶回
來的除了水，還有滿滿一袋子的時令蔬菜
，高興地對我們說： 「以後可以天天吃上
我親手種的無公害、純綠色的蔬菜了。」

母親已經有二十多年沒幹農活了，卻
每天帶回一大袋蔬菜，帶着滿腹的疑問，
我在一個周末驅車到了母親經常去的山頂
。母親正在一方黃土地上細心地侍弄着自
己親手種的蔬菜，勾着腰，彎着腿，褲角
上沾滿着黃土，汗珠順着她的髮梢往下滴
，汗水濕透了衣背。她撥去地裡的一棵棵
雜草，捏碎一塊塊硬土，扶正歪倒的菜苗
，沉醉在她勞作的這方黃土地中。三十多

平方的黃土地上種着青菜、碗豆、黃芽菜、絲瓜、大蒜
、韮菜等時令作物，凡是節氣裡應有的，她的菜地都能
見到。

看見我上來，母親招呼我幫她再刨出一壟地來。原
來，這三十多平方的黃土地都是她親手一鋤一鋤地刨出
來的，而且地頭的那堆有機肥料都是她親手製作的。我
拿起鋤頭，二三下以後，我就氣喘吁吁，腰痠背疼了。
母親笑着說： 「你啊，出門有車子，吃飯上館子，樓梯
不走用電梯，再不鍛煉，骨頭要生銹了。」正說着，邊
上一位老農看見我，感嘆地說： 「你老娘真是可以，菜
種得比我們這些一輩子跟土地打交道的人種的還要好，
連地頭肥料裡的大糞都自己去挑。」下山時，我要母親
坐車回家，她卻執意不坐，精神氣十足地挑起兩桶水和
一大袋的蔬菜，沿着台階快步地向山下走去。

父親得病後，母親除了非要自己親手照顧父親外，
還想着自己的菜地。隔着兩三天就大清早爬上山頂，用
山泉給蔬菜澆澆水、上上肥。甚至父親去杭州治病期間
，她還會交待我們上山幫她打理菜地，把可以採摘的蔬
菜送給親戚朋友。父親幾次在我和妹妹面前告狀，說母
親不知勞累，不會擠時間多休息。我們也多次勸她注意
身體，可她卻置若罔聞，依然用心地打理着菜地。母親
多次跟我們說： 「你爸必須多吃無公害的蔬菜，市場上
買的蔬菜我不相信。」每當母親帶回碧綠的蔬菜時，我
由衷地敬佩着母親的執著與堅強。

母親就這樣憑着堅強的毅力延續着父親的生命……
父親去世後，母親顯得越發蒼老，我們再也不勸母親別
去菜地了。我相信，這方菜地帶給她的是心靈上的安慰
，就讓母親繼續在那塊心靈之地上導演着春華秋實吧！

母
親
的
菜
地

周
朝
波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人人
與與事事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天天
南南
地北地北

慈
禧
留
給
後
人
的
，
多
是
罵
名
，
幾
乎
是
一
無
是
處

。
但
她
直
接
參
與
的
一
次
外
交
行
動
，
卻
大
獲
成
功
。

八
國
聯
軍
火
燒
圓
明
園
後
，
慈
禧
再
也
不
敢
小
覷
這

些
番
夷
了
。
一
九
○
四
年
，
美
國
舉
辦
世
博
會
，
慈
禧
派

特
使
，
將
展
品
中
的
自
己
的
畫
像
，
送
給
美
國
總
統
羅
斯

福
作
為
禮
品
，
並
附
了
一
封
表
示
修
好
的
親
筆
信
。
這
在

之
前
的
大
清
外
交
史
上
，
是
絕
無
僅
有
的
。
這
無
疑
是
慈

禧
在
向
美
國
釋
放
善
意
。

第
二
年
，
羅
斯
福
派
愛
女
愛
麗
絲
來
到
中
國
。
對
於
洋
美
女
的
到
來
，
國

人
是
嗤
之
以
鼻
的
，
並
不
歡
迎
。
但
慈
禧
親
自
接
待
，
而
且
破
天
荒
地
同
愛
麗

絲
行
了
握
手
禮
，
讓
愛
麗
絲
坐
着
跟
自
己
聊
天
。
這
在
當
時
，
簡
直
是
不
可
想

像
的
。
要
知
道
，
慈
禧
從
未
如
此
紆
尊
降
貴
過
的
。

愛
麗
絲
的
這
次
非
正
式
訪
問
，
可
以
說
是
十
分
圓
滿
。
她
對
慈
禧
的
印
象

特
別
好
，
她
將
這
一
切
，
講
給
父
親
聽
，
還
寫
成
書
面
的
東
西
，
供
羅
斯
福
閱

讀
。
羅
斯
福
通
過
女
兒
愛
麗
絲
，
不
知
不
覺
中
，
產
生
了
好
感
。
一
九
○
六
年

二
月
，
慈
禧
接
到
愛
麗
絲
的
來
信
，
告
知
她
將
於
十
七
日
舉
行
結
婚
典
禮
。
慈

禧
認
為
這
是
一
次
很
好
的
外
交
契
機
。
她
親
自
寫
了
個
禮
品
單
，
讓
內
務
府
採

購
。
慈
禧
是
個
很
有
心
計
的
女
人
，
她
知
道
洋
人
對
於
中
國
紡
織
品
很
是
青
睞

，
挑
選
了
名
貴
的
紡
織
品
。
當
中
國
特
使
打
開
禮
品
盒
時
，
愛
麗
絲
高
興
得
跳

了
起
來
，
羅
斯
福
總
統
也
感
到
特
別
滿
意
。

從
那
以
後
，
美
國
在
與
中
國
打
交
道
時
，
善
意
多
了
許
多
。
一
九
○
七
年

，
羅
斯
福
向
國
會
提
出
咨
文
，
其
中
特
別
提
到
，
美
國
政
府
得
到
清
朝
的
賠
款

中
，
有
一
千
二
百
萬
元
的
虛
數
。
他
的
意
見
是
受
之
有
愧
，
應
該
退
還
給
中
國

，
以
全
友
誼
。
此
後
，
羅
斯
福
不
斷
斡
旋
，
提
案
最
終
獲
得
國
會
批
准
。
美
國

將
庚
子
賠
款
中
一
千
一
百
六
十
萬
元
，
退
還
中
國
，
作
為
資
助
留
美
學
生
費
用

。
這
在
當
時
，
簡
直
就
是
奇
迹
。

慈
禧
的
外
交
手
段
，
其
關
鍵
是
利
用
洋
人
對
其
神
秘
感
，
拉
近
與
總
統
的

關
係
。
庚
款
興
學
的
實
現
，
是
近
代
史
上
少
有
的
亮
點
。

慈
禧
的
一
次
成
功
外
交
馬

莉

溪
口
彌
勒
大
佛

黎
小
燕
攝


